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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口头巨著的书面化

──考史诗《格萨尔》的书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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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有首宏伟的诗篇，在世界屋脊上一代接一代地口耳相传，它从久远的古代吟诵至今。它经受住了藏民族发展之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

风风雨雨之洗礼，给世人显示出了它所独有的、强大的艺术魅力和惊人的生命力。它象世界最高峰珠峰那样宏伟雄奇，象长江黄河那样

源远流长，奔腾不息，它之美名已传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它就是我国三大史诗之一《格萨尔》。 

  《格萨尔》是历代藏族人民在漫长的生产斗争和社会斗争的历史长河中，用集体智慧和才华创造出来的一部珍贵的史诗。是一部集

古代藏族文学，政治、历史、军事、经济、民俗、宗教等为一体的《大百科全书》，是一部我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少有的文化珍品。

因而，世人誉它为东方的《伊利亚特》，世界最长的，至今还活着的史诗。它的创作者、传播者和继承者的藏族民间艺人们，被誉为

“东方的荷马”。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历代统治者对这部巨著从未给予过关注。更谈不上有组织，有计划的抢救、搜集、整理、出版、翻译等，

这部口头巨著的传播方式基本以民间之口耳相传为主。殊不知，在如此之社会背景下，有多少才华横溢的艺人所说唱的史诗随人的过逝

而消失于人世间。因为，从这部口头巨著产生，流传、演变的发展过程看，“时间的跨度非常之大，距今有一两千年之久但值得庆幸的

是，热爱和喜爱它的人们从先人那里接过接力棒，从口头一代一代地吟诵到今天。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祖先们在人类文化史上创造的奇

迹。在这里那些优秀的历代说唱艺人们起了任何文人和作家无法替代的作用。他们是这部口头巨著最直接的创造者，继承和传播者，是

最受欢迎的人民诗人。从另一个角度言，这也充分说明了这部口头巨著本身之巨大艺术魅力及人民群众心目中所占地位。那么，这样一

部口头巨著，是何时从口头文学过渡到书面文学的行例的呢?这就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一、手抄本的面世 

  就藏民族而言，从公元七世纪起就有本民族文字记载的历史，其文化之悠久仅次于汉族。然而，按照藏族传统文化的分类法，整个

藏族文化分为了“大五明”及“小五明”两大类。而《格萨尔》这部洋洋百万诗行千万多字的、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最高成就的诗篇却

没有包括在里面。仅此一点便不难看出，历代统治者对民间文化的不屑一顾之态度，这一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是被统治者拒之于文学大雅

之堂门外的。这部史诗，主要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于民间。因而也就无从谈起统治者对这部口头巨著的进一步书面化所采取的任何

措施。尽管新中国成立之前，广大藏族地区和其它民族地区发现《贵德分章本》（此手抄本发现于青海贵德县，因而称作贵德本）、

《北就本》（因发现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而称作北京本）、等有关《格萨尔》的手抄本。但是，这些手抄本的面世，完全局限在自发

性的个人行为，却并非官方所为。由于这些手抄本是在无统一组织、无计划的自发性个人行为，自然而然地导致了部本顺序错乱，结构

不完整等诸多后果。如:手抄本最初出自何人之手，在何时何地记录等都缺乏应有的说明。如此以来，手抄本的有关面世年代考证，也

就变得异常困难。从而，《格学》界的专家通过其它渠道对此进行的考证如下:“在创制文字以后至产生刻板印刷之前，藏族社会使有

了手抄书本的习惯。当时，各类文种形式多样，手抄本极为繁复。那时没有印刷的条例，手抄成为人们传播知识的唯一途径。从敦煌千

佛洞所藏藏文书籍，便可知这些不晚于十一世纪的抄本字体整齐匀称，字态优美，……在额济那遗址出土的抄本中，我们发现藏族抄写

员都写得一笔好字。说明至少在十一世纪以后，藏族社会的抄写技艺已经不是开始，而是进入了娴熟的阶段”。所以认为:《格萨尔》

手抄本的最初面世时期，也就在这个时期左右。关于这一年代或时间的考证，从《格萨尔》史诗本身的产生年代也可以大致推测。史诗

的产生年代，在整个《格学》界虽没有一致的定论，但权威人士对史诗产生年代的看法是:“藏族氏族社会开始解体，奴隶制的社会正

在形成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大约在纪元前后至公元五六世纪吐蕃王朝崩溃，即公元十一世纪之后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并开始广泛

流传”。基于如此的情形，史诗手抄本的面世最晚也晚不过公元十一世纪这一下线。在以后的历史过程中，“藏族社会的权贵及高僧大

德们当中的有些有识之士也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自己出钱招集民间艺人说唱，然后雇人记录整理的现象也曾出现过。”最早从事这

项工作的是，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朵卡·次仁旺杰。该噶伦曾招集十几位当时较为著名的说唱艺人，让艺人说唱，然后让人记录整理。

《格萨尔》分部本《霍岭大战》，据说是根据当时四个最著名艺人演唱，记录整理而成的。“文革”前青海出版的藏文本，就是以这个

本子为基础整理的。在朵卡·次仁旺杰之后，有意识地进行较大规模搜集整理的是第十世帕巴拉活佛。还有和上一世帕巴拉佛同时的拉



 

萨公德林扎萨，一些土司头人和大牧主。但无论怎样，这些面世的手抄本；仅仅是《格萨尔》这部洋洋百万诗行，千万余字的很小一部

分而已。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质量上而言，这部口头巨著仍然离书面化相距十万八千里。但同时要肯定的是，这些手抄本的面世，或

口头说唱和手抄本在社会上的同时存在，两者彼此补充，彼此促进，对这部口头巨著的进一步完善和丰富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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